2009年山东省高考同题作文赏析

见证是一种经历，也是人生、 社会记 忆的凝聚。在生命历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生的悲喜、社会的变迁；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人或事物又成为历史的见证。
　　请以“见证”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2、自定立意。3、除诗歌外，文体不限。4、文体特征鲜明。
　  

分析：作文题历来在全面考查考生的语文素养、能力上占据重要位置。与2008年的题目相比，《见证》降低了审题难度，有利于推进山东省素质教育的改革；加强作文与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观察生活、阅读社会、思考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回顾反思社会热点及人生经历，可以写国家、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及感动、愉悦、兴奋、愤怒的种种事件。在选材和立意方面，这么多的角度、这样大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多种类型考生的写作需要，对考查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写作水平非常有利。它不仅可以考查考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多方面的材料积累，能够较充分地体现“知识和能力”、 “过程和方法”的目标要求，而且还涉及审美、智慧、情操、人格、价值体系建构等诸多方面，对考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有较高的要求。
见证  刘玉堂
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最值得称道和自豪的大概是：我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参与并见证了多少重大的或一般的历史事件呀，单是去年，我们就经历并见证了最悲和最喜的两件大事，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我们还更多地参与并见证了日常生活中的庸常琐事，比方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逐步富起来的点点滴滴及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等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和见证者，却又常常不是记录者。冯骥才先生说，历史有两本，秦始皇写一本，孟姜女写另一本。谁的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我相信是后者。长城在秦始皇的历史里，是功能，是意义；而在孟姜女的历史里，则是血和泪，是细节。
人们对汶川大地震的见证，也大都是细节，是那些始终默默无语的战士，是那个在大庭广众面前袒胸露乳给孩子喂奶的女警察，是那个像翅膀一样张开双臂护住了四个孩子而自己却被锯掉了双臂才将活着的孩子解救出来的老师，还有震中毁坏的校舍是政府办公大楼的三十倍等等。
而细节是最真实也最可久传的。人民的见证使历史的真相不至于谬传，也可以使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刚刚被揭示出来的时候，甭说大屠杀的制造者侵华日军不认可，就是一般中国人，也有好多不相信。但随着先前并不曾见于任何历史档案的无数亲历者、见证者的揭露与控诉，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普通百姓的见证，还可以使事实得以澄清，避免误解或使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位同事的自行车带头天晚上被人扎了，他怀疑是另一位毛病较多而平时跟他关系又不怎么好的同志干的。他跟我说过之后，我即告诉他，绝对不是他干的，因为头天晚上他始终跟我在一起，另外他毛病虽多但还不至于下作到扎你车带的地步——避免了一场争斗。当然见证了还要敢于作证，这也是做人的基本素质。
我至今仍记得伊·勒·伍德沃德在《英国简史》序言中的话：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流芳百世的人物时应永远记住还有许许多多未留下踪迹的人们。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但他们同样是历史的见证者，因了他们的见证与述说，我们才看到了历史的表情，历史也才更加真实、生动和丰富。（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等）

见证  孙赛波

江南小镇，细雨迷蒙，一条石板小路见证了岁月的沧桑……
　　皇甫村现在心情非常复杂，接到上峰的通知，必须马上赶到渡口集中，准备转道香港去台湾。他潜伏下来不是相信国军要反攻大陆的誓言，而是舍不得阿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走了，如果不走，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说，阿莲母子也不堪设想，他知道自己人的手段。踏着脚下的石板路，他的心阴得快要窒息了。
　　走了无数次的石板路，见证了他对阿莲的无限依恋……
　　皇甫村就这样走了。阿莲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那优雅而本分的丈夫怎么就无端地消失了。药店的老板也奇怪这个精明能干的伙计怎么就不来上班了。敏感的政治家们也好像嗅出了什么味道，不停地来家里问皇甫村的下落。然而，阿莲怎么会知道呢？她只能去问那条和皇甫村一起漫步过、追逐过的石板路，自己的丈夫到哪儿去了？
　　孩子出生了，会跑了，能跳了。孩子被石板路 脚了，阿莲笑嘻嘻地跺一脚那不言不语的路。有人劝她再找个人过吧，她摇头再摇头。后来，孩子上学了，各种运动来了。石板路不再安静。孩子哭着回家了，有同学说他是特务的孩子。然后她也被游街了，有革命家怀疑她是特务家属。她被押着走过石板路。她的血滴下来，却马上被无数脚步踩踏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死也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特务。虽然她也不能解释皇甫村突然消失的原因。她被罚扫大街，每天都在石板路上走很多个来回。扫大街是没有什么收入的，都是大街上的街坊们你一粥我一饭地喂着孩子。
　　石板路依然无言。
　　阿莲老了，石板路还是那样沉默。终于有了皇甫村的消息，原来他真的去了台湾！原来他真的是特务！在别人团聚的欢歌中，阿莲羞愤而死！已经是父亲的孩子，扶着母亲的灵柩哭着经过了那条石板路。他拒绝见自己的父亲皇甫村。
　　上面有了政策，开发这片地区，要把所有的石板路拓宽成柏油马路，两侧的房子都盖成楼房，然而小镇的人却对此很不乐意。他们习惯于那条老街，那片老树。然而，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轰隆隆的机车就要来了，石板路只能在梦里了。
　　工程还没开展就停了，进驻的工程队换了另外一批人。石板下铺了下水道，厨房里有了油烟机，空房子改造成了旅馆，一批批的游人来了，踏着石板路的脚步也轻快起来。据说这些都是皇甫村做的。
　　父子两人相拥在街口，默默无言。只有石板路见证着一切。
（本文作者为淄博怡中外国语学校教师）
见证  刘玉栋

刚去了一趟沂蒙山。要说见证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也许没有比这片土地更具有代表性的了。几十年前，这里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只有这片土地可以见证。
　　尽管我不是沂蒙山人，但我对这片土地并不陌生。记得三十年前，在我五六岁时，跟随做地质队员的父亲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住过一段时间。住在村里一间石头垒成的小房子里，房东一家特别热情纯朴，隔三岔五的，总是往我口袋里塞几块地瓜干或几个板栗什么的。在我们吃饭时，房东家的两个孩子老是扶着门框看，母亲掰一块馒头给他们，他们不要，咬着手指头，扭身跑掉了。接着，就能听到房东大婶训斥他们的声音。父亲过意不去，便把一双半旧的翻毛皮鞋送给房东，房东如获至宝，咧着嘴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想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房东大婶摊了厚厚的一摞煎饼送过来。这让父亲特别不好意思，要知道，这样的煎饼他们平时是不舍得吃的。直到多年后，父母想起来还在感叹：那里的人太好了，就是日子过得苦。由于交通闭塞，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
　　上个月末，我再次走进沂蒙山。满山层峦叠翠，汽车沿着崎岖的盘山路，开往山区的腹地，沿途的山坡上种满果树，偶尔露出一间小石屋来，显得那么亲切，但那不是村庄，那只是看园的屋子。山区的村庄里，红色的砖瓦房掩映在一片片的翠绿中，如同刚让清水洗过一样。麦黄时节，正是杏和樱桃成熟时，在一个山村的拐角处，我看到一箱箱的杏正被装上汽车。同行的朋友说，明天一早，这些新鲜的水果就被摆在大城市的超市里了。想想一点都不错，如今的沂蒙山村，大都通了公路。这里，早已不是闭塞偏僻的代名词。最重要的是，农民收获的果实，当天就能换回钞票来。不知是有意无意，我又回头瞅了眼那个搬水果筐的小伙子，看到他的脚下，穿着一双干净的白色旅游鞋。
　　我不想说过多的好话。我只想从一个小小的层面，来见证山区的变化。
　　真正能见证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的，还是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还是这片土地。（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天黑前回家》）

见证  刘俊贤

时钟已经敲过午夜 12时了，我无精打采地托着腮趴在书桌上，面前是摊开着的空白的作文本，我心不在焉地翻着作文选……那时我8岁；在小红花征文的考场上，我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写着一位我敬爱的老师，不久，一篇漂亮的小作文诞生了……那时我12岁；“最终他和她走到了一起，在那个醉人的大雪纷飞的冬季”，我轻吟着我的第一篇小说的结尾……那时我16岁；我含泪拿起笔，在毕业典礼那天静谧的夜里，在陪我寒窗苦读的浅粉色的台灯下，用最真挚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了我的青春……那时的我18岁。是的，我的笔，我的文字，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滋润心灵的努力，见证了我在大千世界中的思考，也见证了我眼中的社会变迁。人类是一种矛盾的动物，一面是紧锁在大地上的被束缚的肉身，一面是仰望天空的放荡不羁的灵魂，于是，我们创造了文字，学会了写作。因而，语言文字成为了见证悠久历史的载体，每个人的文字，也成为了见证我们成长和提升的媒介。
我不知道是从何时疯狂地爱上了写字的感觉，从那个懵懂的只会用华丽优美的辞藻编造故事的小女孩，到我手写我心，真正用眼睛去观察生活，用心去抒写生活的成熟的思考者，这其中的变化，便见证了我心灵成长的轨迹，见证了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塑造。这使我想起了莎翁的话：“我的语言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
我还记得我写下的这些文字：“雪地里，一位维修电路的抢险人员被冰冷的雪水包围……” ；“在地震后一百多个小时后，奇迹发生了，一个正在啼哭的婴儿在母亲柔弱而坚强的身躯下保住了生命，而他的母亲只留下了嘴角的一抹微笑……” ；“看啊，中国小伙仲满赢了，他刷新了历史……” ；“生命无常，珍惜现在，让我们为逝世的法航旅客默哀，也充实地过好每一个幸福的日子。”我可爱的文字们见证了祖国多灾多难的那些日子，见证了人们心底最美的爱，见证了我们值得骄傲的时刻，见证了我对人生的感悟和感动的瞬间，见证了……我用我的笔将最宝贵的瞬间定格。
 一部司马迁用血泪凝结的《史记》见证了饱含社会万象的历史，也见证了自我的救赎；史铁生用不健全的身体写出的完美的《病隙碎笔》见证了精神坚毅的伟大，也见证了语言文字是与灵魂对话最有力的途径；而我，用我的笔，把我的爱、我的感动融入我的文字中，去见证一段属于自己的永不褪色的回忆。
我想我厚厚的作文本终于有了名字，叫做“见证”。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实验中学2009年高考保送生）
见证   林少华
清明，清明节，母亲离世后的第二个清明节。
我点燃三炷香，默默跪下去，跪在母亲遗像前，跪在母亲面前。窗子已经打开，一缕青烟朝窗口缓缓飘移，飘向远在一千多公里外故乡荒凉的山坡，飘去母亲寂静的墓前……
　　良久，我站起身，从壁橱深处小心捧出一个长方形浅底纸盒，慢慢打开，凝视和抚摸里面的一块布。我把脸贴了上去，泪水从心底涌起。
　　那是极普通的布，是母亲生前用了几十年的一方包袱皮。大约一米见方。白底，仿佛五线谱的五条绿色细线交织出小小的方格，上面等距缀满手指肚大小的树叶和谷粒般的小樱桃。整块布基本完好，只是四个角明显拉长，而且破了，有不规则的小洞和豁口——数十年间，四个角不知在母亲手里拉了多少次，系了多少次，解了多少次，摩挲了多少次……
　　一般说来，北方乡亲们大多喜欢红色粉色等更艳更花的布料，而母亲却选择了较为素朴的图案。这是为什么呢？不错，肯定是樱桃，无论锯齿形叶片还是细柄顶端那楚楚可怜的小小的圆果，都显然是家乡最常见的本土樱桃。我想起来了，老屋前后就有这样的樱桃树。前面菜园东南角有一棵，后窗有一棵。樱桃是家乡最先熟的水果。端午节前后，一点点由绿变白，由白变黄，再由黄变红。由黄变红是最让人嘴馋的阶段。忽然某天早上，去园里割韮菜回来的母亲喊我们吃樱桃。但见樱桃用一片向日葵叶子托着，圆圆的，滴溜溜地圆，红红的，娇滴滴地红。张口投到嘴里，甜甜的汁液立刻在舌尖炸开。母亲只是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记忆中，母亲从不曾把樱桃放到自己嘴里。我陡然明白了母亲选择这樱桃图案的理由：几十年前那一时刻站在农村供销社柜台前的母亲，眼前一定闪出了自家房前屋后那两棵樱桃树，闪出了樱桃树下她的六个孩子：樱桃脸蛋，樱桃嘴唇，樱桃眼珠……
　　我把嘴唇和鼻端慢慢贴在缀满樱桃的包袱皮上。一股久违而又熟悉的母亲身上特有的气味和温馨，恍惚之间，好像钻进了五十多年前漫漫冬夜里讲故事的母亲的被窝，坐在了在炕上低头纳鞋底或缝棉衣的母亲的身旁，穿上了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棉衣和棉鞋……
　　父亲和大妹告诉我，这方包袱皮包过我们六个子女的衣服。相继包了几十年，冬天的，夏天的，新的，旧的，破的。但几乎没包过母亲自己的衣服。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没有去外婆家穿的单裤，没有冬天穿的棉裤。
　　而今，母亲去了，包袱皮空了。一方空了的包袱皮，不再包的包袱皮……
　　这是见证吗？是的，这也是见证，母爱的见证。而这是人世间最不需要见证的爱和最为充满爱的见证。（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32卷村上春树文集）

见证  常跃强
题解：题目叫“见证”，宽泛大世界，如果面面写，难坏托尔斯泰！“一滴水里的海”，独特又独到，才是真理解。是为见证。
　　咸庄，是我姨家，那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长着埋没孩子的绿莹莹的碱蓬蓬棵。羊吃、猪吃，人到灾荒年时也吃。小时候我常到这个村庄里去。
　　因为我爱着那个村子里的一口带有桔橰 的老井。
　　它让我觉得很是神奇！
　　于是，逢到去姨家走亲戚，我就经常到那个带有桔橰 的老井上去玩。
　　在那个老井旁边，我认识了一位老女人。老女人常常掐着草帽辫子，在井台旁边走来走去。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老女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她是那种标准的鹅蛋形的脸，眼睛顾盼有神，身材适中，快50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杨柳细腰的，确实很难得。然而她竟是个塌鼻子，鼻孔向上翻着，有一种鼻孔朝天的感觉。
　　这实在让人觉得不美好。
　　咸庄村子不大，谁家来了亲戚，一个街的人都知道，我想，她一定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家的亲戚，可是她从来也不跟我搭话。我也不和她搭话，因为她那个塌鼻子实在让人觉得神秘而恐怖。
　　回到姨家，我就问大姨：她那个塌鼻子是怎么回事呀？
　　大姨一听，就掩着嘴笑，末了终于忍不住了，就哈哈地放肆地笑了起来。她说：你说的是秦二妮吧……
　　我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反正她是塌鼻子。
　　是她，姨说，神情就凝重了：你和她说话了没有？
　　我说：我又不认识她，我和她说什么话呢？
　　这就对了！大姨把眉头舒展开，叮嘱我说：你千万不要搭理她。
　　随后，大姨就和我娘说起了这件事。
　　她们一边说一边笑，她们的说笑令我似懂非懂。大姨说那个女人在旧社会是开明门子的，扫一扫炕席就留人。因为太乱，就得了杨梅大疮，好不容易治好了，可到末了仍是落下了个塌鼻子。
　　后来，大姨还讲了一个她的故事，但只是一种猜测，因为没有目击者——
　　—日伪时期，咸庄旁边有一座炮楼，里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汉奸。有一回，炮楼里的汉奸要出来扫荡，他们出来扫荡必从咸庄路过。八路军游击队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埋伏下了，要消灭掉这些汉奸。那一天，秦二妮扛着个竹耙子， 着一个荆条筐，早早地就到汉奸经过的路边地里去搂柴火去了。天半晌的时候，一伙汉奸骑着马就从炮楼里出来了。这队人马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给汉奸使眼色，还把大拇指和食指撇开，做了个“八”的手势，汉奸一看就明白了，拉马回头就回了炮楼。游击队设伏落了空。秦二妮起了坏作用。当时的抗日区政府把她抓起来审问，她不承认，后来又组织群众批斗她，过“筛子”过“箩”，把她推来拥去，批斗得不轻……
　　后来解放了，这些年才松懈下来了。
　　当时大姨说的这些年，也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末。
　　吾生也晚，没有赶上抗日战争那个年代。然而那个“塌鼻子”女人，确实从一个侧面让我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本文作者为我省知名作家。作品有《常跃强中短篇小说选》、散文集《从故乡到远方》等）
见证  鲁先圣
自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复兴时段。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 30年，像这个 30年一样取得了这样辉煌的发展成就，让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有幸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
　　我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故乡的县城工作。那个时候的县城只有一条大街，因为没有路灯，一到晚上，整个小城就漆黑一片了。县里只有几辆北京212吉普车，只有书记县长外出才派吉普车。县城距离省城200多公里，书记县长去省里开会办事的时候，我们这些秘书和司机等随从人员，前一天下午就开始做准备，带有关资料，洗刷用具，汽车加油，花几个小时打长途电话。然后给每一个出发的人下通知，当日早六点招待所统一就餐，七点准时出发。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一路颠簸前行，中午也就走一半的行程，要在路边的小饭店吃饭。下午继续出发，大约下午四点到达省城。
　　那个时候我刚刚20岁出头，领导常说，我是很幸运的，县城里有几个人来过省城啊！到了省城，领导开会办事的时候，司机就带着我们逛大街，逛商场，逛公园。因为来的时候同事和家人早就交代了，我们回去要给他们讲省城的样子，捎省城的物品，大家都没有机会来省城啊。
　　开完会办完事了，同样，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回到县城。
　　像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的，一年有一次随领导出这样的远门就很幸运了。
　　时间仅仅过去了20多年，尽管我早已经来省城，但是，故乡的人们也常常到我这里来，我也常常回故乡的县城去。他们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就来了，来了办事开会，一般当天下午就回去了。很多时候是吃了晚饭再回去，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实在没有必要住宾馆了。
　　而我的老母亲还在老家随大哥住，我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回去一次，因为太方便了啊。在周末的时候，孩子做完了作业，一家人开车就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像在省城串个门一样。
　　30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短暂，但是，我们的民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应该为见证了这个变革而深感荣幸。（本文作者为《读者》杂志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集《苍茫人生》、《智者的幸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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